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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年女诗人洛迦·白玛，与笔
者亦算是老熟人了，按理说其诗作应该
读过很多，印象很深，但事实是笔者对
洛迦·白玛的诗却缺少阅读记忆。之出
现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是笔者一个不
好的习惯：经常记不住别人的笔名，或
者难以把作家本名同发表作品的笔名
视为一体。这个不好的习惯，所造成的
恶果便是，洛迦·白玛已经是颇有名气
的女诗人，不但早就加入了省作协，其
作品还入选过《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
选本，但笔者对洛迦·白玛的印象还停
留在诗作并不多，还属于“文学爱好者”
的层次上，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好在
这一情形已嘎然而止，洛迦·白玛的诗
集《雪覆盖的梦园》正式出版，让笔者有
机会一次性阅读到她的主要诗作。

诗人洛迦·白玛在诗集的“后记”中
写道：“对某一种无碍于社会无碍于旁
人的事或物保持真挚而单纯的热爱，或
许可以让你更容易接近于这样一个个
体的人。这些事或物能让你在自己内
心深处始终留存一块温暖而柔软的角
落，让你可以‘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
上’，不至于在生命和岁月的蹉跎中逐
渐变得麻木和冷漠。”笔者之所以在些
先端出这段“后记”之言，是因为这段话
正好能够佐证诗集《雪覆盖的梦园》留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温婉。

温婉，温和柔顺，这是关于温婉最
标准的字面解释，它常用于形容一个女
子的外貌与气质。但在《雪覆盖的梦
园》（下简称《雪》）这本诗集里，“温婉”
亦称得上它最重要的风格之一。作为
诗歌风格的“温婉”，它当然是温和、柔
顺的，但它还包含着诸如温文尔雅、冲
淡平和、安静悠然、悠闲舒缓、温情脉
脉，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暖意；它远
离着绝对、绝望、绝好、绝丑、绝美这类
极端的意象与情绪。用诗人的话说，只
要一个人“内心深处始终留存一块温暖
而柔软的角落”，就可以“诗意地栖
居”。诗人的“温暖而柔软”，与笔者读
出的“温婉”二字，有着天然的同一。

《雪》这种“温婉”的风格，密布于整
本诗集之中。无论是诗歌的形象、意象，
亦或诗人的感觉、情绪，都充满着温婉的
味道，淡淡的忧伤的暖意，而少见极端、
极致的情形。显然，《雪》所凸显出来的
这种风格，在当下几近歇斯底里，各类炫
酷令人眼花缭乱，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
时代，是小众的、个性的，甚至是独特的

存在，与当下主流诗歌所追寻的语言、情
绪、感觉的“陌生化”也即“极致化”有着
明显的不同。但是，要把“温婉”的意绪
写成一种风格，却极为考验诗人的功夫，
因为它需要从平和的意象里发现、发掘
诗意的隽永。显然，洛迦·白玛已经熟练
地掌握了这种诗艺。譬如在《关于秋的
三行》中，诗人写道：“秋的心事憔悴一
地/风四下找寻/一滴露珠的记忆”，这是

《关于秋的三行》第一首《秋叶》。当然，
它符合“淡淡的忧伤的暖意”的界定，写
秋的诗，离不开“悲凉”“忧伤”这类情绪，
这首“秋叶”也是，“憔悴一地”是最好的
注释。但是，“一滴露珠的记忆”，却将整
首诗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意境。“露珠的
记忆”，这是什么？这是初春的美好，嫩
芽、新叶的美好，青春的美好。于是，这
首诗瞬间便完成了从秋到春的时空跨度
与意象转换：一个年老力衰的女人，正在
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青春的容颜里隐
藏着爱情、激情、勇敢、纯洁、单纯等诸多
美好的记忆。可以说，它有悲凉和哀伤，
但它更有温婉的暖意，无论前者或后者，
都是淡淡的，甚至是朦朦胧胧的。

关于“温婉”的诗意，笔者不知是诗
人的自觉或是诗人的刻意，因为，诗人竟
然能把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以“温婉”语气
和词汇说出来：“只是一颗铁钉击打后
脑/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仿佛呼吸、心跳、
步伐……/只是，你同样不能说痛/如同
那些深藏的伤口/葬在岁月的冰层下/沉
默并将继续保持沉默”，这是《雪》中的一
首《只是》全诗三节中的两节。初读这几
句诗，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残酷”：铁钉
击打后脑！这情景还不残酷么？不要说
这种极端、极致的意象，《雪》几乎不用，
就是其他诗人，也很少用这种颇为“少儿
不宜”的意象。更“残酷”的是在“铁钉击
打后脑”这一情形之下，还要“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仿佛呼吸、心跳、步伐”。一个
人，要怎样的心态，或多么强大的心脏，
才能在“铁钉击打后脑”的情况下，保持

“不紧不慢”，仿若日常的状态？所以，如
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不但是“残
酷”的，而且还是“麻木”的。

然而，诗人真正要写的，并不是字面
透露出来的那种东西，而是“你同样不能
说痛”的某些现象或经历。而且，必须将
它同“伤口”一起，“葬在岁月的冰层之
下/沉默并将继续保持沉默”！整首诗全
部连起来看，笔者也仿佛明白了，诗人要
写的“铁钉”，并不是现实的铁钉，而是一

种象征或隐喻；“后脑”也不是生理意义
的后脑，它更可能是指我们的意识或精
神，譬如某种虚幻的理念，以如铁钉般强
悍的态势，直接锲入人的大脑，而且是

“不慌不忙”、理直气壮的。而面对这一
切，诗人却用了一个标题：只是！多么的
温柔平和，多么的温文尔雅。

在如此剧烈冲突之下，诗人还能保
持冷静而温婉的情绪，让笔者想起金庸

《倚天屠龙记》里的话：“他强任他强，清
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这
首《只是》，是诗人少有的隐藏着极端而
极致情绪的诗作，但它依然是“温婉”
的，因为不管现实与生活是多么的残
酷，诗人都将“沉默并将继续保持沉
默”，有如他强任他强，他横由他横。

笔者之所以重点评价这首《只是》，

是因为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意绪，
是对巨大而普遍的现实，最准确而深刻
的认知。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各类不
如意之事扑面而来，而我们只能默默忍
受，而且还得保持“温文尔雅”的样子。
譬如工薪阶层之于飞涨的房价、物价，
譬如中小股民之于股市骗局，譬如人生
之于各类考试考证，譬如普通员工之于
领导的强势加班要求……除了温文尔
雅地默默接受，你还能做什么？而且，
国人向来有“输人不输面子”的传统，所
以，这“温婉”貌似便成了某种必然。

洛迦·白玛的诗歌，经常出现莲花、
彼岸、轮回、悲喜、灵魂等意象。譬如

“看古寺的钟声里盛开莲花”、“我们便又
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跟我一起去高
原》），“八瓣莲花自心底开放”（《你的城

市》），“抵达自然真实的彼岸”（《深信》），
“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传来”（《这一
刻，也说快乐》）“此岸，彼岸/无处安放的
一粒青稞麦/从饱满执着到干瘪”（《停
靠》）等。可以说，有关这类意象的诗歌，
在洛迦·白玛的诗歌中，俯首可拾。而这
种充满佛性与神性的诗歌，正是洛迦·白
玛诗作的又一特征。

众所周知，康巴藏区是藏传佛教的盛
行之地，生长于斯的各族民众包括洛迦·
白玛在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浓厚的宗教
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习俗与
习惯。这种习俗与习惯，既有物质生活层
面的，又有精神生活层面的，更有方法层
面的。这个方法，是指观察与认知世界的
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如果把
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我们就能发现大量观
察与认知世界的方法方面的内容。而作
为藏族女诗人的洛迦·白玛，其诗作中拥
有佛性神性的意味与特征，就有如成都平
原的诗人写土地写油菜花一样，是一种自
然而必然的事情。关于“佛性”，笔者曾在
另文中写道：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地
理环境，让青藏高原这块以藏族人为主
要族群的地域，不但出现了神奇的“苯
教”与“藏传佛教”，还有更为深厚博大的
史诗、习俗、歌舞、文化。而独特地地域
与独特的宗教信仰，又让藏民族拥有了
别具特色的生死观、价值观以及佛性智
慧。特别是佛性智慧，那是高于世俗生
活的神性智慧，虽然不能说佛性智慧就
是大彻大悟，但在佛性智慧的熏陶与浸
染下，人生会拥有更大的觉悟可能以及
更多的智慧判定。尤其当下，名利主宰
着世俗众生之心智时，更需要佛性智慧
的醍醐贯顶。

“轮回的边缘/神灵翩跹/足尖踏碎
悲喜/舞步如烟/挥洒，生或死/梵音袅
袅/吟诵命运的呢喃/沉寂的岁月/拈花
的指尖轻弹/古老的预言纷纷降落”，这
是洛迦·白玛的诗作《金刚舞》。从语言
的角度看，这是一首非常精美的诗，意
象丰富神圣，动感十足，作为世俗众生，
沐浴在这样的诗句之下，或许躁动的内
心可以重归“温婉”，或许迷茫的双眼可
以清澈地看见。如果再配上背景音乐，
或佛事活动《金刚舞》的视频，想来这首
诗的意义会更为直接与震撼。

事实上，洛迦·白玛这类直接描写或
抒怀宗教仪式与情感的诗作并不多；以
标题而论，不过《金刚舞》《双手合十》《酥
油花》《悟》《渡》《空》《古莲子》等有限几

首。但她的这些诗里，都充满着对彼岸
的回望，对灵魂的追问。笔者可以轻松
感觉到，洛迦·白玛的精神情怀，带有非
常明显的佛性的意味。一般而言，佛性
高于人性，与神性持平。亦因为如此，诗
人在触接有关世俗生活的题材时，也能
很自然地“引渡”到轮回、彼岸以及无悲
无喜之上。不过，有关生活的一切，诗人
最后正告大家：“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
传来/只有把心紧贴大地，才能听懂”
（《这一刻，也说快乐》）。

“夜歌”，是笔者对《雪》的又一感
觉。《雪》有关“夜”的诗篇，其中一辑就叫

“夜之歌”，直接以“夜”为标题的诗作就
有《夜歌》《我无法对你诉说的，除了黑夜
还有远方》《冬至夜》《幻夜》《今夜，没有
月光》《夜的花锄》《飘雨的夜》等。这说
明，诗人对于“夜”这一意象，有着极为丰
富的想像与体验。笔者前面列举的《只
是》，其中间一段也是写的“夜”——只是
夜雨穿透黑夜/不动声色/一滴接着一
滴/试图穿透比黑夜更坚硬的壳，可以设
想，一个想像力天马行空的女诗人，坐在
高原的窗前，听窗外夜雨在黑夜里弄出
的那些声响，灯火在远方，亲人在远方，
梦想在远方，而自己，只有一盏孤灯相
伴，这是比黑夜更坚硬的“壳”，诗人连用
了两个很有力度的词“穿透”，试图打碎
这一时空的囚笼，但是，很显然，诗人对
此是无能为力的。

已故诗人汪国真，其诗歌的艺术价
值存在着争论，但他“熟悉的地方没有风
景”这句诗写得很好。笔者之所以赞赏
这句大白话，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诗人
应该引起重视的审美命题。为什么熟悉
的地方没有风景呢？其实是熟悉的地方
因为“审美疲劳”而没有了风景。身在此
山中啊，早不见晚见，随时可见，哪儿有
风景呢？因此，这个审美命题的答案就
是：惟有陌生的、新奇的地方，才能称之
为风景。从审美经验来说，九寨沟之所
以天下闻名，是因为它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都是陌生的，从没见过的，但对于
九寨沟的居民来说，他们会觉得城市的
公路可能更美。笔者写这段，目的是想
指出洛迦·白玛诗集《雪覆盖的梦园》中
的某种不足。这种不足就是诗人擅长于
抓取熟悉的意象，却不太擅长于顺着这
些熟悉的意象去摸索、拓展、凸显陌生的
新奇的诗意。也许正因为每个诗人都有
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使得诗人的创作
轨迹呈现出一种前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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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种无碍于社会无碍于
旁人的事或物保持真挚而单纯的
热爱，或许可以让你更容易接近
于这样一个个体的人。这些事或
物能让你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留
存一块温暖而柔软的角落，让你
可以‘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
上’，不至于在生命和岁月的蹉跎
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

——《雪覆盖的梦园》后记

■欧阳美书

■马迎春

《雪覆盖的梦园》是藏族女诗人洛
迦·白玛的一部诗集，抒写她的人生感
悟、喜悦悲欢、心灵絮语。整部诗集没
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一切皆是娓娓道
来，平静之中蕴含力度，简约而不简单，
具有直抵读者内心的力量；诗句干净，
朴素，简洁，清澈而不华丽，素淡之中又
显明丽，外加藏传佛教的浸染，诗歌给
人一种空灵的感觉，恍若山间缓缓流淌
的清澈小溪，清新，不动声色却滋养眼
睛和心灵。

诗集中大多数诗歌都具有一种空
灵的韵味儿，所谓空灵是指清新灵活，
清静，在洛迦·白玛的诗歌中表现在内
容和风格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上的
清澈和干净，从这些诗篇里可以看出作
者具有一颗充满爱、慈悲、平静的心灵，
某些诗篇里甚至表现出一种无欲无求
的心态。洛迦·白玛的诗歌在内容上体
现出的这种空灵感，笔者认为主要是受
到了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她以佛教的
慈悲、空无、宁静、万物齐一的思想看待
世间万事万物，进入她诗歌美学世界的
人事万象、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有一
种透彻、干净、宁静的意味儿，即使是写
悲伤的情绪，因为有了佛教“看透”思想
的冲淡，也是悲而不哀，明丽而不低沉。

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
洛迦·白玛诗歌中运用的与佛教相关的
词句上，比如莲花、轮回、姻缘、众神、彼
岸、灵魂、观想、莲心、梵音、金刚舞、双
手合十、真言、佛珠、经幡、佛塔等，这些
词句因其背后佛教意蕴的支撑，诗人又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化用，将之整合到自
身美学世界中，成为了诗人诗歌空灵特
征的构成因素之一。比如莲花在佛教
中被称为“圣花”“人中好花”“稀有之

花”等，认为是真如、佛性、悟脱、神圣的
象征，所以佛像坐莲台的、手握莲花的，
在佛教造像中广大为流行。佛教把莲
花比作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
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
干扰。由于莲花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
佛经中把佛教圣花称为“莲花”，把佛国
称为“莲界”，把袈裟称为“莲服”，把和
尚行法手印称为“莲蕖华合掌”，甚至把
佛祖释迦牟尼称为“莲花王子”。莲花
一词在洛迦·白玛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
次，比如《跟我一起去高原》中，诗人这
样写道：“跟我一起去高原吧/看风吹草
低/看神的光自天际洒落/看古寺的钟声
里盛开莲花”，这本是一首高原的颂歌，
也是诗人自身内心的一种呼唤，其中用
了“莲花”这一佛教意味儿十分浓厚的
意象，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超脱红
尘、领悟、达观等，体现出的是诗人宁
静，不为悲喜所左右的心态，所以诗歌
结尾这样写道：“当白昼被迎进夜的城
堡/我们便又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这
里的白昼可以理解为青春、生命等，白
昼进入夜的城堡，就是说青春逝去，生
命消亡，面对这样的恨事，诗人却是笑
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这就是佛教空无、
看透的达观思想的体现，诗歌因而具有
了空灵的美感。在《筑一道篱笆》也有
莲花意象的运用，“说：嗡/莲花飞舞，众
神降临”；在《你的城市》一诗中，由佛教
意象体现出的透彻、达观、空灵味道就
更浓了，诗人写道:“当我如此观想/天边
有螺声悠长/八瓣莲花自心底开放/灵魂
安坐连心”，观想、螺声、莲花、灵魂、莲
心等佛教相关的意象的运用形成了诗
意的玲珑剔透之美。

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其次体现在她
诗歌的整体韵味儿上。比如《深信》这首
诗，因为佛教思想的侵染，整体韵味儿就

给人一种空灵、透彻的感觉，诗人写道：
“终于相信/闭上眼才能看见光/看清黑
暗里隐匿的精灵/世界原本的模样/万物
在命运深处顺应各自的姻缘//终于相
信/掩住耳才能听清心跳/随时光的流向
踏歌而行/穿过雪山、溪流、静默的松林/
穿透虚妄迷雾/抵达自然真实的彼岸//
终于相信/忘记我才能拥有灵魂/人影仓
皇，众神安详/一切生长与衰亡毋庸置
疑/理所当然”，这其实写的是自我观照，
观己之心，通过观己之心达到透过现象
看透生死轮回、生命真实的境界。只有
闭上眼才能看见光，看见世界的真实模
样，万物顺应各自的姻缘，世间万物自有
其节律，悲也好，喜也好，不是人可以改
变的，这是通过观心而达到的对世间万
物秩序的理解，我们说其中或许隐含着
对苍生的悲悯之情，但这丝悲悯掩盖在

“看透”的达观之下了。诗歌第二节，只
有掩住耳朵才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穿透
迷雾虚妄，抵达真实之彼岸，这是对上一
节的重复，但意思更近一层，是通过观心
达到万物之真实，达到彼岸，这里的彼
岸，笔者认为就是指的和虚妄迷雾、喧嚣
浮躁相对应的理想世界。第三节又是一
次重唱，只有忘记自我，灵魂才能显现，
这里的灵魂实质上指的是超越世俗的宁
静心态；通过忘记自我，深入关照内心，
从而理解一切生灭和消亡皆是遵应规
律，是理所当然的。诗人由此而达到了
对生命的超然性理解，世间万物包括自
身终将消亡，这本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
洛迦·白玛从佛教观念出发，诗歌体现出
的却是宁静、透彻的心态，因理解而豁然
开朗，而不悲不喜。

有的诗篇借助于描写高原常见的事
物来表达内心干净、素洁的愿望，比如

《酥油花》，中心意象是酥油花，围绕这一
中心意象又选择了高山、雪水等局部意

象，整首诗具有一种素净、雅洁、空灵的
特征。诗人写道：“高山顶山的雪是干净
的/雪化成的水是干净的//水中的手是
干净的/手里的酥油是干净的//酥油捏
成的花是干净的/花里的信念是干净
的//当双手合于头顶/你我和这整个尘
世/也是干净的”，这反映出诗人具有一
颗玲珑剔透的心灵，诗中描写的世界是
洁净的，从里到外，从以雪水、酥油、手等
为象征的外部世界到内部信念都是纯净
的，最终整个尘世在诗人的精神世界得
到了净化，于是“你我和这整个尘世/也
是干净的”，这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升华，
也是诗人对世界的衷心祈望和洗礼。这
是一个和喧嚣浮躁的世俗世界相对照的
明净世界。当然，这个干净世界更多的
是存在于诗人内心，是诗人追求向往的
理想世界，诗人仿佛不愿意让世俗中的
任何尘埃沾染上她的诗句，所以选择使
用干净、简洁朴素而又充满灵性的词句
来表达内心情感，九行诗句里面一连使
用了七个“干净”，可见她对不染尘埃的
洁静世界追求是急切的。

洛迦·白玛的诗歌空灵、透彻、达观，
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只是关注自身，
只是抒发“小我”，关注一己之超脱，恰恰
相反，笔者很欣喜地看到诗集中也有一
些篇章将眼光投射至身外，关注芸芸众
生，虽然这并不是诗歌主要的基调，也是
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作为一
位诗人的使命感，从某个角度说，诗人是
时代的表达者，作为诗人必须将一己之
感受与时代、整体社会人生的脉搏相接
续。一位诗人只有从“小我”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体现出“大我”的品格，才成其为
真正的诗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这个春天，写给玉树》这首诗歌，这是写
给震区的哀歌，感叹生命无常，“脆弱的
生命里/究竟能真正拥有什么/得到或失

去，生或死/一切淬不及防”，诗人对遭受
灾祸的人们抱有深刻的同情，“孩子啊，
请不要害怕/那座由分离的悲痛堆起的
山/你的泪每滴下一次/我们的泪也滴下
一次”，从诗中我们也看出诗人是悲痛
的，但是在诗歌结尾又因佛教观念的介
入而超脱出来了，“我愿意相信/在另一
个世界里/你们放牧、耕种、修建佛塔和
庙宇/平静地等待某一天亲人的团聚”，
这是诗人衷心的期盼和借助于佛教来时
观念的自我慰藉。在《这一刻，也说快
乐》这首诗中，开头似乎格调稍显低沉：

“总要揭开夜空的面具/才能发现一些不
被袒露的恐惧”，“微光闪现/火或冰自天
而降”，但是诗人很快借助祖先箴言超脱
出来，“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传来/只
有把心紧贴大地，才能听懂/人们都说快
乐，这一刻/闭了眼闭了心，也说快乐/说
请，允许众生/皆能得自由与快乐”，人们
都说快乐，但是诗人所说的快乐显然不
同，她要求的是：众生都得自由和快乐，
这是由己及人，由小我到大我的蜕变。

《木格措的心》这首诗同样表达了对众生
的关注，她盛赞木格措接纳、包容一切，
安静如初，平等对待万物，“云躲在水草
间穿梭/飘动的树干上缀满沙石/游鱼追
逐着粉色杜鹃/虚幻和真实在你心里交
融/相亲相爱/你赋予他们同样的存在”，
这实际上是诗人对众生平的呼吁和诉
求，所以结尾诗人写道：“若是可能/请将
你之心放入这世间/它定会拥有/和你一
样的静与净”，由对木格措的拟人化描写
扩展到了对整个尘世芸芸众生洁静安宁
的祈盼与呼吁。反观文学史，屈原、杜
甫、辛弃疾、陆游等伟大诗人，他们的作
品都是时代风云的集中体现，因而能千
古流传。所以文学，无论是诗歌、小说，
还是散文，不能仅仅面对诗人自身，必须
走出个人情绪的小圈子，将个人体验和

大世界融合，这才是一条光明大道。
洛迦·白玛诗歌的明丽、洁静和空

灵还体现在干净、简洁、充满灵性的语
言运用上。总体的语言风格是干净、明
晰、简练的，并不华丽，但是时有巧妙惊
奇之处。比如在《就这样活着》这首诗
中，最末几行诗句就给人惊喜，“我在轮
回里行走/左手触摸世间的梦/右手轻抚
梦里的世间”，这真是人间如梦梦如人
间的真切感受！《怀旧》这首诗歌从构思
到语言的运用都很巧妙，诗歌只有短短
八行，整个给人一种轻盈、灵动之感，

“季节、花瓣、笑脸/那年、那月、那夜晚/
在眼前，在心间/慢慢吐出丝/一圈又一
圈/一层又一层/结茧/裹住余生”，诗人
将怀旧比喻成吐丝结茧，化抽象为具
象，化不见为可见；怀旧的情绪就像丝
线，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结茧，裹住余
生。虽然从格调上将这首诗歌并不是
这本诗集的代表性作品，但是其在构思
以及语言的运用上较有代表性，从中可
见诗人语言运用上是由较高水准的。

整本诗集表现出以上所说的优点，
但是也有可以提升的空间。首先，从这
本诗集来看，笔者认为洛迦·白玛的诗
歌轻盈、灵动、飘逸有余而开阔度不够，
厚重感尚需加强。虽然如上文所说，有
一定的反应“大我”的作品，但是诗集中
绝大多数都是表现自身的小情绪，反映
的是个人的小圈子，格局和气度较为狭
小，在今后的创作中如能在个人经验中
更多地融合进时代社会人生，加强厚重
感当会更好。其次，进一步加强语言锤
炼。诗集的语言总体上干净、简洁、有
灵性，但是作为诗歌语言来讲，有时显
得韵味不足，尚需要进一步取长补短，
加强学习和锤炼，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
运用。相信经过认真磨练，洛迦·白玛
的诗歌会越写越精彩。

纯净心灵流淌出的空灵诗篇
——评洛迦·白玛诗集《雪覆盖的梦园》


